
鄞州区农林局一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野猪、野兔和角麂等属于一般性保护
动物，鄞州区的野生动物除了穿山甲，还有一
些鸟类，属于重点保护动物。至于野猪等，因
其对庄稼具有破坏性，村民可通过合法途径、
使用合法工具，在狩猎期是允许狩猎的。

具体来说，狩猎者须持有狩猎证，在该物
种繁殖期以外，使用规定的工具，上报森林公
安部门后方可进行。

宁波市林业局森林公安处一位姓陈的负
责人说，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浙江省野生
动物保护的规定，浙江省对一般性野生保护动
物分三个时段的禁猎期：每年4月20日至10
月20日，这个时段是动物繁殖期，禁止狩猎；
每年腊月25至正月初八，这个时段公众休假，

狩猎容易发生意外事故，禁止狩猎；每年3月2
日左右开始的两会期间禁止狩猎。

狩猎时，猎人须持有狩猎证和猎枪证，不
得使用电捕、炸药、强光等非法用具，也就是说
目前仅允许使用猎枪狩猎。在禁猎期，当地派
出所会将所辖范围内的猎枪证和狩猎证统一
收拢起来，枪支安放在枪库。另外，根据我省
地方保护动物补充规定，目前宁海、奉化是全
域禁猎的。

如果违反禁猎规定，没有通过合法途径、
合法工具，在禁猎期进行狩猎的，根据相关法
律和猎获动物数量，将对当事人进行处罚。非
法猎获数量在20只以下的进行行政处罚，20
只以上进行刑事处罚。

记者 张明强 程鑫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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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不透光的灌木
丛里，一只猎狗突然发
出刺耳的吠声，先前还
在灌木丛外钻来钻去
的另一只猎狗听到同
伴的叫声，旋风般钻了
进去。

眨眼间，灌木丛里
就传出猎狗持续的尖
叫，伴随着不知名动物
的惨叫声，在北仑丁家
山一片人迹罕至的山
谷里回响。

等在外围的狩猎
者跃下山坡，冲进灌木
丛，两条猎狗正拼命地
撕咬着一只动物的头
部，试图将其从杂树下
的坑洞里拖出来。

这是记者日前在
北仑丁家山亲历的一
次猎捕场面。猎物的
头部被咬得鲜血淋漓，
场面十分惨烈。

早在去年8月，因
为屡屡有山中农民落
入捕兽夹陷阱而受伤
的事件，记者开始探寻
捕兽夹背后的狩猎
人。经过追踪，一个更
大的猎捕野生动物群
体浮出水面。

他们除了使用捕
兽夹外，每个人都驯养
了好几条野性十足的
猎狗。宁波周边的山
林里，只要他们出现，
野兔、猪獾、野猪、角麂
等各种动物，都将成为
他们的猎物。

稍事休息，猎捕野猪的那队人马驱车离去，黄某
和他的两个同伴则带着三条小狗，继续坚守。

时值正午，简单的便餐后，黄某和他的同伴，看看
地上的爪印，带着三条猎狗在茶园里穿行。

穿过茶树园，黄某和同伴跳上路边的山坡，坡下
是杂草丛生的灌木丛，三只小狗在灌木丛里钻行。

突然，一只猎狗发出一声尖叫，随即又陷入沉寂。
几秒钟前还在说笑的黄某，瞬间停下不动，表情

严肃，侧耳倾听。
“有货！”黄某的话还没说完，灌木丛里又连续传

出猎狗刺耳的尖叫声，先前还在灌木丛外钻来钻去的
另一只猎狗听到同伴叫声，旋风般钻了进去。

眨眼间，灌木丛里就传出猎狗尖叫声，伴随着不知
名的动物凄厉的惨叫，在午后寂静的丁家山里回旋。

黄某和同伴跃下山坡，冲到灌木丛里，两条猎狗
正拼命地撕咬着一只动物的头部，试图将猎物从杂树
下的坑洞里拖出来。记者也紧随其后跟上前去。

“是猪獾。”黄某瞅准时机，一把抓住猪獾的尾巴，
倒提起来，向山下走去。两条猎狗被激发出来的野性
似乎远未得以释放，争先恐后扑上去，撕咬猪獾。黄
某边退边走，来到土石路上。

几米宽的山路上，人和狗活动更方便了，黄某同
伴时而抱住猎狗，时而放开，任凭猎狗跳起来撕咬。
猪獾的头部很快就鲜血淋漓。

到了更宽阔的一处地方，黄某索性将猪獾放在地
上，任凭两条猎狗撕咬打斗，说是训练猎狗的撕咬能力。

本能的求生欲望让猪獾拼命抵抗，和猎狗对峙撕
咬，但终究抵不过猎狗锋利的尖牙。

黄某也不想猪獾就这样被猎狗咬死，找来一条编
织袋，将猪獾装了进去，放进车里。

这只猪獾看起来只有三四公斤重，尚属幼崽。黄
某说，猎捕到这样的动物，他们都会用笼子圈养一段
时间，朋友们会带猎狗前来，训练野性和撕咬能力。

“聪明猎狗都会咬脖子，我这条还小，没经验，虽
有灵性，但莽撞。如果遇到凶狠的成年野猪，被撕咬
到头部，不死即伤。”老黄告诉记者，几个星期前，这条
狗上山被毒蛇咬了，打防疫针后休养了好长一段时
间，前不久才刚刚伤愈。

黄某的收获在圈子里引起沸腾，一支规模更大的
猎捕队伍闻讯而来。

深山寻觅打猎人
去年，临近年底的一

个周日，上午9点多，记
者接到黄某的信息，有
人正带着猎狗前往北仑
丁家山打猎，他也正在前去的路上，邀约
记者一同前往。

认识黄某是在两个月前，记者在东吴云顶山调查
捕兽夹时偶遇，当时他在山上掏马蜂窝。聊天中得知，
除了这份危险的营生，他们还有个打猎的圈子。记者立
即驱车朝着丁家山的方向而去。

丁家山村位于连绵起伏的双峰山脚下，黄某也无
法告知确切位置，只说打猎地点就在丁家山上。车行途
中，记者要黄某发定位信息，便于导航。几分钟后，黄某
短信回复，山里信号很弱，地址信息发不出，只能告知
大概位置。

在茫茫群山里，要想找到几个藏在山里的打猎人，
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记者走走停停，一路打听，很多
村民都摇头，不知道黄某所说的地方。

几经折腾，记者终于找到唯一一条通往山上的土
石路，碎石、烂泥，车子颠簸在弯弯曲曲的羊肠山路上，
真担心一不小心就掉下了山崖。

半个小时后，车子终于驶出林区，视线豁然开朗。
到了半山腰的开阔地带后，汽车就越来越难前行。眼前
一片山林明显经过了人为改造，大片的茶园以及低矮
的果树，和周围茂密的山林形成鲜明的对比。

触目所及，看不到一个人，只有一辆停在路边的白
色汽车。经过辨认，并非记者在云顶山所见的黄某的车
辆。此时已近中午，山上一片寂静，不时传来鸟鸣声。风
呼呼地吹来，让人禁不住直打冷颤。

就在记者爬上一座小山峰时，对面山坡上隐隐约
约走来十多个人，看不清面容，从他们身边跟着的十几
条狗猜测，可能就是打猎人。

“老黄！”记者试探性地喊了一句。
人群中有人开始向记者挥手，经仔细辨认，正是黄某。
一行人走到一处山坳，连同十几条猎狗，分乘两辆

越野车，朝着山下方向行驶。土石路崎岖不平，汽车卷
起的沙尘升腾而起，拉出一道绵长的带子。待沙尘落尽
时，黄某和他的几个同伴才慢悠悠地步行下来。

越野车在那片开阔的半山腰停下来。简短交流后记
者得知，他们都是一个圈子的。当天，听说山里有野猪出
没，他们就邀约着出来了，跑了几处山林，并无收获。

越野车后备箱打开，一条条猎狗纵身跳下，大声狂
吠，不停地四处嗅探，天生的野性尽情展现。

这些都是成年猎狗，有实战经验。“打猎靠的就是
好猎狗，既要能从山林中找出猎物，还要能追得上、咬
得住。像野猪那样的大家伙，就得用他们的大狗。”黄某
说，他自己的狗还比较小，很难捕获野猪。

灌木丛里围捕猪獾

密林里的意外

多辆越野车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停在了
黄某面前。车门打开，十几条大大小小的猎狗
鱼贯而出。

相比于黄某的那两条猎狗，这群打猎人更
显专业。猎狗脖子里都戴着主人安装的定位
项圈，通过遥控器可以随时掌握猎狗的位置信
息。

十几条猎狗在主人口令下，沿着崎岖的山
间小路向上攀爬。绕过山顶，眼前出现一片茂
密的山林，两坡夹一沟，看似无路可走。他们
的目标，是在此山林出没的野猪。

一行人在猎狗的引领下，顺着山沟一条小
路下去。突然，走在前面的人转过身来，举手
示意，前面有一块宽阔平坦的山窝。

山窝周围树木稀疏了很多，还有一个浅水
潭。根据脚印判断，这里是野猪出没之地。十
几条猎狗撒开来，四处嗅探。

主人手握遥控器，以随时掌握猎狗的方
位。

“吱、汪汪……”突然出现一条猎狗奇怪的
叫声。

主人不顾脚下湿滑，似箭一般，踩水而过、
跳上山埂、扑向猎狗。

“狗被夹住了！”主人大声喊叫。
原来猎狗踩上了野猪夹。
众人围拢，齐心协力，花了十几分钟总算

把野猪夹取下。

狗主人心有余悸，庆幸解救及
时。否则狗腿被夹断，失去攻击
力，猎狗也就废了。

野猪夹让大伙提高了戒
备。他们担心，林子里可能还
有更多夹子，只好带着猎狗悻
悻离开，虽心有不甘，可谁都
不敢拿自己的猎狗去赌。

令记者诧异的是，这个野
猪夹可谓不折不扣的高科技产
品：主环用厚达两三厘米的钢
板铸成，通过钢片弯曲后具有弹
性的原理，连接两扇有锋利倒刺的

“铁嘴”，同样为厚钢板。一旦触发，
瞬间力量可能超过千斤，被夹物很难逃
脱。

更精妙的是，和野猪夹相连着一个报警
器，由磁铁和主机组成。“铁嘴”闭合后，会把连
接主机的磁铁拉开，主机自动开机，给原设定
好的手机号码拨打电话。

返回至山腰泥石路尽头，记者发现新停放
了一辆小货车，车厢用铁丝网护栏包围起来，
上面栓了十来根铁链。

“也是打猎来的，看样子有十几条狗，他们
应该去那片山里了。”黄某话还没说完，对面山
坡上，一只野兔像抛物线一样跳落，眨眼间消
失在茶树林中。

捕猎远非兴趣使然

短短一天时间，记者先后遭遇三拨打猎
人，他们当中不少人其实也知道，猎捕野生动
物是犯法的。但他们都说，就喜欢带着猎狗在
山上奔跑的感觉，那只是个爱好。

可实际上，频繁出没打猎绝非爱好那么简
单，食用野味的巨大需求才是最大动因。

猎人说，像一头野猪，单单猪肚就非常抢
手，民间都说是高级补品，价格炒得很高。个
头小点的野猪，一只猪肚就可卖好几千元，如
果是四五百斤的大野猪，猪肚能卖五六千元，

加上猪肉等，一只野猪能得利上万元。
除丁家山外，他们常年还在宁海、象山、东

钱湖等一带山上活动，野兔、蛇、獾、白面猪等
都是常见的，运气好的话，还能抓到价值更高
的角麂等。

即便如此，野味货还是很紧俏，除了提供
给相互熟悉的小圈子，野味饭店也等着收购。

根据知情人提供的线索，几天前，记者来
到鄞州东吴一家颇有名气的野味餐馆。在这
家餐馆里，厨师将记者引入点菜间，只见墙上
挂着一幅巨大的点菜单，图文并茂，列出种种
野味，飞禽走兽种类不少：角麂、斑鸠、野鸭、野
猪、沙鱼等；地面上放着几个笼子，里面有蛇、
青蛙等，价格不菲。

“菜单上的这些都有吗，比如角麂、天鹅？”
记者问。

厨师询问记者是不是当天就要吃，他说，
一般性的野味当天就有的，但有些紧俏的，则
要提前预定。

聊天中得知，相比前几年，现在野味也在
逐年减少，可能是打猎的太多了吧，还有就是
现在的人，有的人捕到好的野味，宁愿自己吃，
也不肯出手卖掉，所以饭店收到的野味也在减
少。

我们为啥要对
非法狩猎说不？

自从煤气成为城乡居民的主要燃
料之后，在宁波斫柴人几近绝迹，山间
的林木茅草无拘无束地疯长了十几年，
再加上对森林资源保护力度加大，以前
很少见到的大小野生动物重现山林，民
间对野味的需求逐年增加，深山猎人也
就应运而生。可能有人会说：打猎有啥
不好，与其让那些野生动物自生自灭，
还不如用来满足市场需求；要是将打猎
包装成为特色旅游产品，没准会让更多
的驴友喜出望外呢。

问题是，看似合理且刺激的狩猎背
后，却隐藏着难以估摸的凶险，如果任
其蔓延，除了会将那些非法狩猎者置于
险境，还将不可避免地危及普通人以及
我们的生态环境。

这话又从何说起？
您看，打猎最常用的应该是枪支

吧。无论是猎枪、气枪，还是土制地枪、
排铳，杀伤力均不容小觑——皮糙肉厚
的成年野猪都能被轻易打翻，更何况人
呢？山高林密之处，打猎者之间、打猎
者与当地人发生误伤的案例，在宁波曾
多次发生：2011年3月，孙某等5人到北
仑春晓镇三山村裘岙山上打猎，误将一
名挖笋的老汉当成野猪打死。要是这
些枪支因保管不严而流散到社会上，又
有多少无辜者可能成为枪下“猎物”？

至于用铁夹、毒药、陷阱、炸药、火
攻等狩猎手段构成的潜在威胁，想想都
让人脊背发凉——这伙狩猎者哪里知
道另一伙狩猎者在哪个区域设置了什
么机关？上山远足或探险的人更不晓
得其中利害。一旦不期而遇，肯定非死
即伤。

任意猎杀野猪、角麂、蛇等野生动
物目前看来似乎没啥后果，有的还有

“为民除害”的功效，但长此以往，被狩
猎动物的性别比例会失调、数量会锐
减，从而影响该动物所在的食物链，进
而影响整个生态系统。记者在与狩猎
者的聊天中就得知：相比前几年，现在
野味在逐年减少，可能是打猎的太多了
的原因。如果再放任不管，这些年好不
容易有所恢复的生态环境就有可能再
遭破坏，而且程度远胜以往。

还有，那些未经检疫的野味，谁能
保证吃了一定没事？如果出了事，谁来
负责？

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为了我们赖
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您说，我们该不该
对非法狩猎行为说不？ 胡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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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
深山打猎人

猎人提
着猪獾，猎
狗跳跃起来
撕咬。

饭店张贴的菜单上，好几种野生动物的菜名赫然在列。

捕兽夹


